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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党文化】--新唐人电视台  

――《侃侃而谈》节目

第十九集：“怀疑一切”

金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侃侃而谈」漫谈党文化节目。我们今天请来一位新的嘉宾。 

方菲：我们今天请来了加州大学的李健先生，他在加州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至于说聊什么话题，我们还是来先看一下场景。 

------------------- 

（加拿大某餐馆里，两位男子围桌而坐。） 

男子A：哎，老刘，你们这次来加拿大有什么计划？你们的综合考察的牌子可够大的啊。 

男子B：哼，啥考察啊？弄个招牌出来玩玩。都到咱们这岁数了，早就活明白了，活得痛快才是真的。说实话啊，我可早就盼着你回去呢，我在上面，弄个合资的牌子给你，有咱哥俩赚的。 

男子A ：老刘你不知道吧，现在对我们法轮功学员哪，中领馆全都不给签证，不让我们回去。哎，你知道吗，共产党啊，害死了好几千法轮功学员哪… 

男子B（打断）：哎，别别别，咱们可不说这个啊，不说这个。说老实话，老陈，共产党现在说的，我全当它是屁话，你们法轮功说的我也不相信。什么主义吧，信仰吧，我全都不相信。咱们接着叙旧？来，吃。 

-------------------- 

金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看到或听到，有人说：你这个事情我… 

方菲：不相信。 

金然：不过问、不相信。 

方菲：全都不相信。 

金然：对，那李健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李健：其实“怀疑一切”往往是一种借口、一种托词，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在中国人说怀疑一切的时候，他背后有着复杂的心态。 

第一个我觉的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误区，因为我们知道对一件事物往往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解释，很多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说他只相信自己最开始接触到的那个说法、那种解释，那对后来接触到的东西就抱着怀疑或者不相信的态度。 

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深入想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后面接触到的也可能是真的，是事实真相，或者是接近事实真相，所以我觉的这种先入为主的思维误区，实际上是一种不理性的态度。 

第二点我想说一下，我觉的有些人在理智上并不是不相信一件事，他只是不敢相信。我们就拿共产党迫害法轮功这一件事来说，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在向别人讲迫害这件事的时候，有人说：喔！你别跟我说这些，我怀疑一切等等。 

那其实我觉的很多人他是在理智上觉的迫害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但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相信了法轮功学员的说法，那就意味着不相信共产党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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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行动是受思想控制的，如果他有了不符合共产党的那种想法，也许哪一天就会有不符合共产党那种行动，那这样呢，共产党的政治迫害就会随之而来，所以很多人都感到这种阴影和恐怖，所以他就止步不前了，就用「我怀疑一切」来搪塞。 

第三种情况，我觉的是有很多时候：真相超出我们的个人经验和想象，这个时候人们也会采取一种不相信的态度。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1942年的时候，有一位波兰的犹太人叫卡尔斯基，他目睹了在纳粹集中营里面迫害犹太人的惨状，就到一些西方国家求助。 

后来到美国见了很多政府高官，把犹太人受迫害的情况讲给他们听，但是这些高官都不相信他说的，其中有一位是当时美国高等法院的大法官叫富兰克福特，那么这位富兰克福特他本人也是犹太人，他对卡尔斯基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也是犹太人，但是我无法相信你所说的。 

后来在另外一个场合，这位富兰克福特说了一句话，说：我不是说这位年轻人在说谎，我是说我无法相信他说的，这两件事是不同的。 

这就让我想起在今年上半年传出来，在中国大陆很多劳教所和监狱里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然后出售赚取暴利的这种情况。这件事传出来之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怀疑，其实我觉的这也是因为这件事的惨烈程度超出人们的经验和想象，所以很多人采取了一种不相信的态度。 

方菲：李健先生，您刚才说的这些很有道理，不过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像刚才场景中说的，这个人说两边我都不相信。有的时候人们会觉的因为两边都不完全符合事实，都不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确，您怎么看？ 

李健：你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我以前读过的一个古代判案的故事，就是一个女人她偷了别人的小孩，然后小孩的真正的妈妈就把她告上法庭了，法官把这两个人叫在一块儿，然后就开庭审判。 

然后这两个人都哭诉说，我怎么爱这个小孩，我就是这个小孩的妈妈。法官说：既然这样我也分不清到底谁是这个小孩的妈妈，这么办吧！你们两个人一个人拉住这个小孩的一只胳膊，然后就拉，看谁能把这小孩抢去，这个小孩就归谁。 

然后这两个女人就拉着小孩的胳膊开始拽，一拽，这小孩疼了，哇的一下哭起来了，那真的妈妈就心疼这小孩，就把手松开了，于是法官就知道到底谁是这个小孩的妈妈了。 

我说这个故事是想说明，中立并不意味着不做判断，中立也不意味着法官要对这两个女人各打五十大板，然后把小孩分成两半，一人一半。而是说要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然后用恰当的方法找出事实真相，这才是真正的中立的态度。 

在逻辑学上，有一个道理叫「排中律」，就是说对一件事有两个互相矛盾的说法，这两个说法不可能同时是真的，肯定有真有假，所以我们在对一件事，遇到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去通过恰当的方法找出事实真相。 

金然：那么我有一个想法，您比如说，刚才说怀疑一切这种思维方式，比如说我听到一个新事物，或者说我看到一个我不了解的事物，我首先是持怀疑的态度，那我觉的这也是个人的选择，就象是一个人他可以每一件新事物都是相信的，我觉的这个好象也没有大问题，是吗？ 

李健：其实“怀疑”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来说，本身并不是坏事，而问题在于有些人他只是怀疑，怀疑而不寻求解决，就永远保持这么一种怀疑的状态，实际上这就是不正常了，因为怀疑是我们寻求知识的开始，怀疑然后去求证，最后得到确切的知识，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思维方式。 

方菲：您说的这个确实是这样，我也是有感觉就是有很多人他说他不相信的时候，其实给您一种感觉：他根本也不想了解，那您觉的为什么会造成人们这种心理状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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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我觉的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在中国大陆，因为共产党垄断了信息，很多人长期无法了解到事实真相；另外也是因为共产党统治在全社会造成了一种非常巨大的恐怖气氛，使人们不敢去寻找真相，也不敢去谈论真相，长此以往，很多人就对事实真相觉的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无奈感，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人民的意愿长期得不到尊重，老百姓觉的这个社会就这样了，我自己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没法改变这个社会，所以觉的即使了解了事实的真相，自己也无能为力。我觉的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今天的中国人不愿意去主动了解真相。 

金然：我们可以感觉到华人疑心方面确实很重，听到什么新事物，首先是：我不相信或者我怀疑。但是为什么在中国这个地方，造成了华人这种很严重的现象呢？ 

李健：共产党的理论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对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化的这种怀疑和批判之上的。马克思一次在接受自己女儿燕妮访问的时候，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对幸福的理解”，他说：「斗争」。第二个问题：“你喜欢的颜色”，他说：「红色」。第三个问题：“你最喜欢的座右铭”，他说：「怀疑一切」。可见从根儿上，共产党就是建立在一种怀疑的、批判的基础上。第二点我想也是因为共产党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整人的斗争史，昨天你整我，今天我整你，明天我和你联合起来去整他。 

另外一方面共产党对老百姓反复的进行欺骗，说一套做一套，昨天说一套，今天说一套，明天再说一套。这样骗来骗去，老百姓觉的真的这个社会上没有什么人值得信赖了，所以为了自我保护，就造成了一种戒心非常重，怀疑一切的心态。 

方菲：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在89年「六四」之前，人们这种“怀疑一切”或者不相信的心态，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觉的89年「六四」之后，人们好象真的什么都不信，只关心自己的物质利益对其他事情好象都非常冷漠。 

李健：对，我觉的这里面反应了共产党统治策略的一个变化，在89年以前它是让老百姓，你既不要去信佛也不要去信道，也不要信耶稣基督，你就信我共产党。在89年以后因为坦克车在众目睽睽之下开上了天安门，它知道老百姓不可能再去信它了，所以它就变化了一下统治策略：既然你们也不信我了，那什么也别信了，大家只信钱、只信个人利益。 

其实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的全面滑坡跟共产党这种统治是有直接关系的，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惊呼诚信危机、假货流行，各种各样的假货：假米、假面、这个毒奶粉等等都出来了，很多人都觉的对待别人像对待敌人一样，活得非常非常累。其实这种情况，就是缺乏诚信，怀疑这种思维方式带来的恶果。

经济活动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信用”，在西方国家“信用卡”制度已经使用很多年，对西方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在中国社会这种整体的环境之下，信用卡制度根本就没有办法大规模普及开来。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在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上，如果我们不能信任别人，往往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有时候甚至会危及自己根本的个人利益。 

我举个例子：在2004年12月的时候，南亚发生了一次夺走了几十万人的大海啸，当时有一个初中生，刚刚在学校里学了“海啸”这一课，那他看到远方海浪涌来的样子，觉的和课本上讲的非常像，所以就跟海滩上的人说：可能是海啸来了，我们赶快逃命吧！海滩上有的人就信了，有的人就不信，那只有短短两分钟的时间，信的人跑到高地上，不信的人就被大海卷走了。 

金然：既然这个怀疑一切的思维方式，对我们个人和社会都有这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怎么可以摆脱这样一种长期形成的思维呢？特别是在中国国内这种共产党严密控制的情况下？ 

李健：我想我们讲“怀疑一切”这个问题，它的实质是个思维方式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怎么进行有效判断的问题。 

我觉的一个人要想对一件事进行有效的判断有四个先决条件：第一个，他要有完备的信息？第二个，他要有恰当的思想方法？第三个，他要能尽量超出个人的一己私利，站在一个公正、客观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第四个，就是要有一个宽松的一个安全的思考环境。 但是在中国大陆，这几个条件，实际上都不具备，我想强调的，第一，就是信息严重的不完备，那大家只能听到共产党媒体上讲的一面之词，另外也是共产党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非常大的恐怖气氛，老百姓根本就不敢想。 

方菲：李健先生，我还是想请问您一下，您觉的怎么样摆脱这种“怀疑一切”的这种思维方式，有正常的怀疑和判断呢？ 

李健：第一个就是要珍惜真相。因为在中国大陆，听到不同的声音的确非常难，有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通道，了解到一些跟共产党媒体宣传口径不一样的声音，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珍惜，非常审慎的去对待。 

第二，就是我们要不断地清除那种党文化扭曲的思维方式，你像我们「侃侃而谈」节目一直在做的，就是和大家一起反思共产党给老百姓灌输的那种扭曲的思维方式。 

第三，就是要尽量超出个人的私利，要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第四，就是我刚才谈到的这个恐惧，那实际上我刚才已经指出来了，这个恐惧是没有来由的，是非理性的，其实我们自由思考，根本就不会给我们自己带来任何危险。 

方菲：非常感谢您，李健先生，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感谢我们的观众，下次再见了。

第二十集：“搞政治”

金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侃侃而谈」漫谈党文化节目。 

方菲：很高兴又一次跟您见面，今天呢我们又请来嘉宾－章天亮先生和我们一起侃侃而谈。首先呢，还是请大家看一个场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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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在美国的儿子与在中国的父亲通过网路电话聊天） 

父亲：看见了！看见了！

儿子：喔！听的清楚吗？ 

父亲：听的清，听的清。

儿子：爸，您还没睡呢？ 

父亲：没啊，我挺好。

儿子：爸，我上次给您发的《九评共产党》您看完了吗？ 

父亲：这个《九评》我看完了，文章写得还真不错。不过，以前你们讲真相、反迫害什么的，这个我就不说什么了。可是你们现在推这个《九评》，这可就有点搞政治了。

儿子：啊？！搞政治？ 

父亲：你们可要三思而行啊！为什么非要搞到政治中去呢？

----------------- 

方菲：金然，我记得你就是读《九评》的。那你是不是在搞政治呢？ 

金然：这件事我是这么看，作为一个公民来说，我有权力搞政治。其次，我认为读《九评》这件事不是搞政治，因为在读的过程中，我发现它的内容全部是事实。那么我说一件是事实的事，我本身又没有任何政治诉求，那你怎么可以说我在搞政治？ 

章天亮：对，金然刚才讲这个话，我觉得他有一句讲得非常有道理。就是，首先作为一个公民来讲，他是有权利去搞政治的。 

我们都有一个常识，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罪犯”被判刑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个人被判处多少多少年徒刑，然后剥夺政治权利。什么叫做“剥夺政治权利”？就是说在法庭还没剥夺你的政治权的时候，你是有政治权利的。 

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像中国宪法规定：公民如果年满十八岁的话，都有选举权。如果你年满四十五周岁的话，你可以被选举为国家主席，这是你的被选举权。  

所以我想，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搞政治并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很多人对政治是有一种误解，这个词本身来讲，国际上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那么如果我们以孙中山先生讲的一句话，作为“政治”普遍被接受的概念的话：「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就是说管理很多人的事情，那就是政治。  

金然：那就很宽泛了。 

章天亮：这种政治很多人把它定义为“公共政治”，就是说我对公共事务发言，比如我认为这个地方应修一个地铁，或是说我认为政府应该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当我们对公共事务发言的时候，他就是在参与这种众人之事，这就是一种参与政治的表现。  

那么当然很多人谈到政治的时候，他是一种比孙中山先生定义的更狭隘的概念，就是权力政治。我所做的这件事情，是希望在整个政府权力架构中能够有我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我想做议员、市长，或甚至于我想做总统，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他就把这个政治狭隘的定义成“权力政治”。    

方菲：就是有一个政治诉求？ 

章天亮：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还政治本来面目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不是以政治判断是非的问题。很多人在指责某些人在搞政治的时候，我认为他是抱着一种双重的标准。 比如说中共常在搞各种的政治运动，比如批判法轮功人人都要表态，比如每周要搞政治学习，甚至反法轮功的时候，政府要出面去组织百万人签名等等。很多人在参与中共的这种政治活动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搞政治。反而是你对这种活动提出批评的时候，他认为你在搞政治。那么如果一个国家只允许你支持共产党的政治，而没有反对他的这个政治自由的时候，我觉得你本身就在抱着一种双重标准在看问题。 

方菲：你说的这个倒是很有意思。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很多人，比如他说谁谁在搞政治，你可以给他分析的很对，可是他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所以，你分析的再对，他都不会听你的，他觉得从他几十年在中共统治的经验下出发，他觉得你就是在搞政治。 

章天亮：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有两个原因比较重要。我引用捷克前总统哈威尔的话，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是在捷克进行民主化转型时被选出来的民选第一任总统。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看到一个蔬菜店的经理，在他的橱窗上贴了一个标语，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就在想一个问题，作为一个蔬菜店的经理，他真的对这种联合这么热衷吗？有没有想过这种联合是如何实现的？他有没有想到这个联合实现了之后又能怎么样？他认为这个标语本身贴的是什么，蔬菜店经理是并不在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标语本身是在批发胡萝卜和洋葱的时候一起批发给他的，当他把这样一个标语贴在橱窗上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向当局做一种表态：我是一个公民，我听你的话，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我应该过上平安的日子，你不要来打扰我。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把他直白的用一个成语来概括的话，那就叫「唯命是从」，政府说什么我就听什么。但是你如果要写一个标语说：我这个人胆小怕事、十分懦弱，政府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如果你把这样一个东西作为一个标语贴在上面的话，他反而会觉得很尴尬，他会被激怒。实际上他是用这个标语，去掩盖他一种唯命是从的心态，那么政府用这样一种标语来掩盖他们权力很可鄙的这样一种基础。 

方菲：那你认为他这种心理是一种对政治恐惧的心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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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天亮：对，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贴这个标语本身并不是因为他热衷这个标语本身的内容，而是出于一种恐惧。为什么恐惧呢？因为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比如说我担心家人，不希望妻离子散，我不想去坐牢，我不想失去工作等等。  

而中共长期以来一直是在利用政治斗争来培养这种恐惧，你知道在中国，政治和斗争是连起来的，经常谈到「政治斗争」。很多人在几十年生活经验中，他们看到的是翻云覆雨的这种政治斗争，而且他知道你一旦站错了队之后，成为一种被专政的对象，就很危险。中国它有一个词叫「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的词儿很有学问，这个「专」就是专有，就是中共把它（政治）作为一个特权，并不是作为一种公民的权利，而是为共产党搞政治的一种特权。 

那么当你染指政治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跟它保持一致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面临很多麻烦，甚至可能面临灭顶之灾，所以很多人他是出于恐惧，希望和政治保持距离。 

金然：但是我觉得，有些人是对这种政治的恐惧，但是很多人尤其现在，像我这类人，我是觉得看到很多政治里面很多肮脏的东西，我觉得是厌恶，所以我不去碰它。 

章天亮：其实这里边有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你要知道，任何一个事情跟政治看起来都是有关系的，尽管有很多东西你觉得跟政治是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超女」（超级女生）明明是一个娱乐活动，那么大家就这么支持超女，喜欢她，听她唱歌，我帮她拉票之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纯娱乐活动，但是当你看到超女进行到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共就介入了。为什么？ 

你看到的是娱乐，但中共看到的是政治。因为你这种粉丝、投票、拉票、媒体的跟进、这样的炒作、大规模的人群聚集，中共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社会的动员力的凝聚。今天你在一块为超女的事，你们这样串联起来。将来有一天你们串联起来反共产党怎么办，它看到的就不是娱乐，所以你看到超女一旦聚集起来的时候，中共一定会介入。 

金然：我看到二个很有意思的片段，今年超女的比赛，其中一个就是超女一上来的时候，每个人唱一首所谓的革命歌曲，在我们看来就是以前的“革命歌曲”，只不过把它通俗化了。再一个片段就是好象是派了二个--叫“老艺术家”吧？穿着军装，老人都知道，以前专唱革命歌曲的那种“艺术家”，上来谆谆教导几句，然后和她们唱首歌之类的。 

方菲：这个娱乐的东西都要跟政治挂上钩。 

章天亮：就是这样。实际上不用说娱乐。我们看到都像一个笑话的标语，在贵州的铜仁县，有个标语贴在墙上写着「以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这三个代表跟杀猪有什么关系，居然用“三个代表”来指导。 

现在就觉得中国已经政治无处不在，它仍然无处不在。比如说经常看到中共的报纸上说，以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做什么什么事情，以八荣八耻来衡量做什么事情，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从某个角度来做什么什么事情，很多的时候它在搞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仍然保持着形式上不用这个词，实际上保持着毛泽东那种时代政治挂帅的做法。 

所以任何一个事情，我们刚才讲超女跟政治有关系，2003年的时候萨斯病你觉得它是一个传染病的问题，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可是在中共那儿就是一个政治的问题。一开始要压制，要所谓的保持稳定和局面，所以不告诉你，后来的话它又是在党旗下宣誓冲向火线。完全是用一种斗争的方法来对付这个传染病。 

去年松花江苯污染，这就是一个生产事故的问题，你跟老百姓说嘛！这水不能喝了，因为有污染，那为什么它不说还隐瞒了四天时间？这件事它也是出于一种政治的考虑。所以看来在中国大陆的话，它实际上不管什么事似乎是都变成一个政治问题。 

方菲：所以我觉得正因为它这种什么事都跟政治连上边，老百姓就越来越讨厌，所以现在老百姓自己自发觉得跟政治有点边的，他都是非常厌恶。 

章天亮：这里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谈到，很多人希望跟政治保持距离，第一，因为政治危险？第二，因为政治肮脏，这是老百姓的印象。 其实有很多人恰恰所做的事情是要结束这样的肮脏的制度，还你一个政治本来的面目，还你一个参与政治的自由，当然你可以不参与，因为你有这个自由权利，你可以不参与、但是你有参与的权利，还你参与这个政治的权利，还你这个政治不要那么肮脏，还你本来面目。 

这就象什么呢？就说一个小偷来偷东西的时候，如果我制止小偷偷东西，这叫见义勇为吧！你应该尊重它。同样的道理，还你这个政治的自由，为你好，还你政治本来面目、建立一个良性的政治制度的话，对你来说是有益的，而且这些人是要冒政治风险的，所以对这样的人，你应该抱着尊重的态度，而不是抱着批判的态度，或是嘲弄的态度。 

方菲：那章先生，回到刚开始的那个话题，既然在中国一切都是政治，那么对于法轮功学员这个讲真相、传《九评》来讲，这是不是在搞政治呢？ 

章天亮：其实我刚才讲的“一切都是政治问题”，我是说共产党认为一切都是政治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一切都是政治问题。比如说，我认为超女就是一个娱乐问题。 有很多事情我认为它是超越于政治的，比如说，我认为文化的问题，道德的问题这都是超越政治的。比如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美国两党，民主党跟共和党，它对于很多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甚至国内怎么样的治理，它们两党之间的概念，有很多是水火不相容的。 可是我们会看到它对于人权、自由，这两党它是没有任何分歧的，因为什么？因为这种东西是属于「普世价值」的，它是超越于政党之上的东西。

同样的道理就是道德的问题，也是基本是非的问题，它是不能够随着政治、政党来扭曲的，这个东西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有一个基本是非问题的时候，这个东西也是超越政党的东西。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个东西它对于政治是有影响的，这个我们可以承认。比如说：美国大选的时候，有很多人投小布什的票，为什么投小布什的票呢？因为小布什是反堕胎的，而另外一个竞选的人他可能对堕胎、或对其他方面的话，他抱有某种想法和基督教的教义是不吻合的。 那么很多基督教的教徒，他们就出于这种考虑，他们要去选小布什，但是你不能说基督教在这个地方参与了政治，你只能说，这些人他们从他们基督教里面得到的价值观出发，他们做了这样的选择。 

方菲：他的信仰，决定了他支持谁不支持谁？ 

章天亮：对、是这样。所以说，从这个角来看的话，《九评》是道德的问题。第一，讲真话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义务，所以我想从这一点来讲的话，《九评》它并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金然：那我想进一步问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朋友问到的：他说我现在也承认你们现在搞了一个《九评》的事情，是一个事实的东西、不是搞政治；但是你们现在是进一步了，你们劝人家去退出共产党、甚至少先队、共青团，那你们这种（行为）可是直接参与政治了，这个你可不能说你们没有搞政治？ 

章天亮：对。这个是这样：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一个人加入到黑社会集团里面去，当然你出于为他好，你希望他退出这个黑社会是吧？在黑社会中不但对别人有伤害、对自己也是有很大伤害的。

那么这种行为的话，我就不认为它是一种政治行为，那么如果现在我们把一个黑社会换成共产党的话，共产党实际上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一个犯罪集团，杀了很多人、出卖了很多领土，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那么我们希望人远离这个团体的话，实际上是希望这些人退出政治，不要跟这种肮脏的团体搞在一起，我想这本身来讲就是一种劝善。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判断一个事情对和错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用共产党那种（是否）搞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对和错我们应该回到基本的是非层面来看，这件事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而不要以这个东西与政治有关或无关来判断这个事情，对还是错。 

方菲：就是说这个事情应不应该做，他如果从是非判断是对的，那你其实都不用管它是不是搞政治的，那他还是应该做的。 

章天亮：对。我想是这样。 

方菲：好，那非常感谢章天亮先生今天的精彩评论，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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